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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
SHIYAN DAILY

襄阳古城者，始筑于汉高帝六年，其先为楚北津戍，自
东汉刘表莅襄作荆州牧治，历为州、郡、府、县。宋代建
缮，增石砖瓦；明邓愈愈扩其城，东西十四里，高下二三
丈，内夯粘土，外砌青砖，背依岘山，迎于汉水，东、南、
西凿以城壕，捍焉庇焉，城墙完备，壁垣坚固。古云：“取襄
阳者，得中原，定天下”，则知襄阳之重，或有此焉。

乙巳年初二，父母大人载予往襄阳古城，时劲风凛凛，
郁霾萧瑟，雨雪将至。车临夫人城，遂援步而行，沿墙而
趋，外车络绎，人行渺渺。经百余步，始至古城，其先有六
门，今存者唯二北门耳，即临汉、拱宸是也。临汉接江，素
为北门之锁钥，望水鸭绿，似葡萄初发醅。位中而上下分，
齐昭明南门之所在也。拱宸实北，御州抚史之所居。墙深三
十余步，行而豁然，摩肩接踵，人潮涌动，异乎前之所见
也。随流而登城，极目所视，垛堞四千余，石砌面墙，升楼
而览，有砖史馆陈列焉。集古城砖之所制建，数风云之所变
迁，历历在目。复行，则廓廊广狭，彩灯高照，旌旗飘扬，
春联张附，年味人间也。

呜呼！襄阳之城岂徒砖石之垒乎？实乃华夏精魄之所凝
也。观其千百载间，铁马冰河裂城垣，烽烟旌旗改朝纲，然
城恒立不颓者，盖因民心如夯土，文化似青砖，而代代相筑
也。昔宋元鏖战，军民守城六载，血染堞齿仍歌《满江红》；
韩夫人夜缝战袍，弱质之躯亦擎火把补城墙。此非独战事之
壮烈，更见匹夫守义、妇孺担责之心性也。城可毁而文脉不
断，墙可摧而风骨永存，今世之“守城”，亦当守此浩气于浮
世，传薪火于未央也。

暮色渐合，城堞隐入苍茫。父母倚栏远眺，絮语当年战
事，余独抚砖细辨，忽见某处砖铭“洪武七年襄阳府造”，苔
痕斑驳处，竟有新草破隙而生。归途风起，雪霰纷扬，城头
旌旗猎猎作响，似与历史同频震颤。方知华夏之城，终不在
砖瓦，而在万家灯火，代代赓传，亘古永续也。

（作者简介：胡盛源，生于二零零四年，湖北襄阳人。
山东曲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襄阳古城记
■ 胡盛源

十 堰 日 报 编 辑 部

阙里书院《文思》编辑部
联办

文言游记

去缙云之东七里，地少阐，林渐幽，转衍复数百步，诣于村
首。是则环两山之隈，下闻水声瀺瀺。傍见屋庐，具古状；时有
路标，术径皆识，晓是嘉境也。行七百步，而后屋构森森，攲身直
下，溪涧朗然。跨水架壑，苍翠环合，而古村之大观至是始呈矣。

待雨霁，缘溪行，台榭亭房，咸控山而建，檐牙相亚；其间
苍苔深蔚，自古遂然。散行数十步，有庭院曰井天，茶气溢宇，
欲一往而览究焉，以其境无人，故过之。度石梁，得阶门，额财
神匾，赫然其上。乃循阶而访之，烟云益深。及庙中，知为康
熙中所营也，盖于今三百年矣。见乃祠关帝，焚香默祷，法喜
内应。余不解财神何为关帝，讯于青冠，青冠一一为具言。出
门左折，值姻缘阁，循阁而上，斗然如城郭。凭郭极眺，景溶雾
落，万树栉崒，直不复谋目矣。间有老树二百岁，合三十围，危
然立磴阶之侧，若与天地终焉。

旋复溪岸，得一宅，云十力老屋，熊氏十力先是来寓于此；而
老舍、田汉、郭沫若、柳亚子氏，亦时有往来焉。行百步余，街肆
繁华，或茶馆饭店，或文创之属，幡移影动，行人衮衮。余癖好幽
胜，乃寻陌人閟处，忽见轻丝素帛幂于路，隐然有所未至。至则
一巷在焉，憩所、酒肆俱如常，然竟无一人也；余甚异之，盘桓犹
夷而去。出巷口，方知“飘零巷”其名也，曩昔虽富巨万，今皆寂
寞逐尘矣，岂不可叹息哉？楼曰盼归，屋曰伶仃，泠泠旧物，不知
民国与清也。更下百余步，嘉陵江横在目前，烟缈如纱，波静如
练，与夫江介之清风茂树，摄人心魄而不能走也。

北过澄江桥，地势逾迥。登陆涉阶，得蕉园，元为民国间翁文
灏之所居；其旁出温泉，待月傃江，真闲散有致矣。西行少许，有
一美术展馆，雕绘皆栩然若有灵，瞻玩久之，独不见他人来，岂其
为我而设耶？未可知也。出，遂觅咖啡店，坐花衔杯，兴尽而返。

唐子西诗云：“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类极妙矣，然不
复知他旬异日，便乎艰乎？悲乎乐乎？人事亦有所不同矣。
渝州素号山水之区，青峰无数，原隰轗轲。相传唐人之路此者
题于巨石，号曰金刚，遂以碑名。清初商旅大贾多汇于此，雄
富一方。洎于民国，政要、名士之流亡来寓者伙矣，而碑村之
兴荣亦至是而极。旋以世事流斡，几成榛莽，冠以“古”字，又
见苍凉。今虽修葺一新，抚其故事，蹈其旧址，自不能无怀
矣。然后之视今，庶能免于斯者夫？或恐未能也。

不得其寻者二：一金刚碑，或云隐于深山；一勉仁书
院，今翻作宾舍，盖殊非其旧矣。乙巳正月癸卯许宸志。

（作者简介：许宸，生于二零零五年，重庆渝北人。山东曲
阜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金刚碑古村记
■ 许宸

“大懒虫们快起来，露水都要晒
干啰！”母亲的吆喝破窗而入时，屋
檐下的鸟鸣正抖落第一缕晨光。我揉
着惺忪的眼睛刚要翻身，眉心忽地一
凉——母亲蘸着雄黄酒的手指已戳到
我眉间，在我额头画起了护身符。

“端午酒，驱百毒。”她哼着自编的歌
谣，酒香混着艾草气息在晨风里飘
散，耳垂被酒液沾得发痒，倒真像有
蚂蚁在爬。每年端午节，母亲总要让
我们饮一口雄黄酒，并在我们身上涂
抹以防蛇虫叮咬或钻进耳朵里。

猪儿粑是“出征”前的奖赏，捧
在手里热烘烘的，新麦面的香气早已
透过桐子叶，扑面而来。背篓撞在门
框上“咣当”一响，哥哥早把镰刀挥
成了风火轮，我立马像跟屁虫一样飞
了出去。五月的清晨凉风习习，蛙声
低沉。大山是座草药铺子，艾草顶着
银白绒毛在晨光中摇曳，折耳根在沟
渠边探出紫红的芽尖。露珠还凝在薄
荷叶上，掐断茎秆时“啪”的一声，
清凉汁液便染绿了指甲，含一片在嘴
里提神醒脑。这些青翠的精灵被我们
成捆背回家时，母亲总要凑近深嗅：

“端午的草木都沾着仙气呢！”
真正勾着我们馋虫的，是灶房里

飘出的麦香。新磨的面粉在搪瓷盆里
涨成云朵，案板上的面团被母亲抻得
像月光一样长。我至今记得她手指翻
飞的模样，仿佛给面筋施了魔法——
两股面筋刚碰着指尖就自动绞成了麻
花辫，这看似随意的动作却凝聚着母
亲娴熟的技艺。炸麻花是儿时端午节
的重头戏，母亲“手巧”在村子里是
出了名的。油锅里的“滋滋”声应和
着柴火的“噼啪”声，金黄的浪涛游
上来一尾尾酥香的“小黄鱼”。

“看我的九转大肠！”哥哥把面团
扭成夸张的螺旋，活像一截卤过的猪大

肠；我则把面团搓成“一根营养不良的
豇豆”；两个弟弟的脸早成了小花猫，
面疙瘩粘在鼻尖上、下巴上，晃晃悠
悠，祖母笑得合不拢嘴。母亲的大手贴
在我的小手上，在面团上跳起“探
戈”，“手把手”地传授麻花制作技艺。
面香揉进掌纹，搓动时光中的母爱；油
星溅上衣襟，点染生动的童年。当第一
锅麻花在竹编筛子里列队，馋猫们伸出
的爪子总被轻拍回去：“急什么？放凉
了才酥脆！”

那年我十岁，终于搓出了人生第一
根合格的麻花。面团在掌心慢慢苏醒，
像握住一朵会呼吸的云。夕阳把艾草的
影子拉得老长时，父辈们的酒碗碰出清
脆的乡音。今天是他们的休沐日，卸下
农具的父亲仿佛年轻了几岁。而我们早
化作脱缰的野马——铁环滚过晒场，金
属与青石板擦出火花，悦耳的声响惊飞
鸡群；烟盒甩出的“啪嗒”声在暮色里
此起彼伏，陀螺旋转着童年的梦、旋出
月光的清辉……等到蛙鸣漫过田垄，星
星躲进云层，母亲们的呼唤穿透薄雾：

“小祖宗们，灶王爷都打哈欠啦！”小伙
伴们中若有一人率先响应，其余顿作鸟
兽散，各自归巢，打谷场安静下来，山
村进入梦乡。

如今每逢端午，超市展柜上，粽
子礼盒琳琅满目，各种口味的粽子正
襟危坐，却引不起我的兴致。我总想
起儿时那些歪歪扭扭的麻花，它们散
发着新麦面的馨香、裹着菜籽油的味
道、藏着母亲手心的温度，在记忆的
油锅里永远金黄酥脆……原来最珍贵
的端午节秘方，从来不在粽叶里，而
是在那个麦香与艾草香共舞的清晨，
在母亲用雄黄酒绘就的“护身符”
中；在那个渐行渐远的乡村、那个不
知疲倦的打谷场，在我们追逐铁环时
扬起的灰尘里。

儿 时 的 端 午
■ 聂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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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 满 的 味 道
■ 赵国章

五月，端午，且近，且远，且忙，
且满，且安。

早晨起床，看到朋友圈转发的图
片，配图文字是“今日小满，小得即
满”，这才想起小满过后，一年一度的
端午节就要到了。于庄稼人而言，这是
个头顶烈日、刻不容缓，需要左右开弓
抢收抢种的关键时节。

晚上，干了一天农活的母亲吃过
晚饭、收拾好厨房后，端出一大瓷盆
泡好并控干水分的糯米，搁在堂屋小
桌上，便开始了下一步的忙碌。只见
她左手托展小蒲扇似的笋壳叶，右手
用铁勺挖起满满一勺晶莹剔透的糯
米，接着一包一折、一卷一捏，再拽
两根龙须草一拧一绑，一个比巴掌还
大、厚厚实实的三角形粽子便成型了
——它像蝴蝶又像星星，被放进另一
个瓷盆里。

母亲麻利娴熟的动作，看得站在桌
旁的我眼花缭乱。昏黄的灯光将她的身
影投射在墙上，时而拉长成倾斜的电线
杆，时而聚焦成微微晃动的小陀螺。困
倦的母亲不时打着哈欠，攥紧拳头将胳

膊弯过后背，“嗵、嗵嗵嗵”地用力捶
打着脊背。

此时，屋外万籁俱静。月亮早已
沉下西山，只剩点点繁星缀在夜空。
突然，村外田畴传来一声瘆人的狗叫
声，村口瞬间爆发出两三只黄狗的接
应狂吠。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急切地
喊着我的乳名，硬是把歪倒在板凳上
鼾声如雷的我喊醒，说：“赶紧到床
上去睡，明早起来吃你念叨了几个月
的粽子、鸡蛋。”

“豌豆八哥，豌豆八哥……”
“水咕咕，咕咕，水咕咕，咕咕……”
一阵天籁般的高音和鸣，把我的

梦掐断、揉碎，紧接着传来母亲的轻
声呼唤。我刚一起床，便被母亲拉住
小手，在朦胧中踩着湿漉漉的露水，
径直走向屋后的草滩。后来我才知
道，这是母亲在践行一年一度的端午
节仪式，也是她表达爱的独特方式。

母亲蹲下身子展开毛巾，动作从
容得如同油画大师在宣纸上挥毫泼
墨。她先是用沾满露水的毛巾，从我
的额头轻柔地擦到脸颊、脖子，而后

又走几步蹲下，用毛巾在草尖上轻轻
拂过，再站起身，将我的前胸、后
背、双腿和脚踝仔细擦拭一遍。那时
懵懂的我，只感觉吸入的空气格外清
甜，就连擦在脸上的露水，都带着浓
浓的泥土芳香。

擦好后，母亲也为自己擦了擦脸和
身体，重复着去年说过的话：“这端午
节的水是‘白’水啊，大清早用它擦遍
全身，能保一个夏天不长痱子、热痂、
毒泡，也不起湿疹。”后来我才明白，
母亲口中端午“白水”洗脸擦身，寓意
着百毒不侵。

回到家，母亲拿出父亲提前准备好
的雄黄蒜瓣酒，用棉球分别在我的耳
朵、鼻孔擦几遍，说道：“煮鸡蛋在案
板上，粽子也剥好了，红糖在碗里，蘸
着吃了赶紧上学。”

走进厨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大盆鸡蛋，黄澄澄的，蒜瓣和粽子静
卧其中。深褐色的煮蛋粽子水里，还
漂浮着母亲按端午节传统，提前采回
的猫眼草、水冬草、野薄荷和牛筋
草。这时，我瞥见父亲趁着露水未

散，从地里割回一大捆艾蒿。母亲
说：“这可不是一般的艾，它是温经驱
寒的上好中药材，是你爹当年当兵复
员时，特意从广西带回来栽种的。”父
亲正将一把把翠绿水灵、清香扑鼻的
蕲艾草，依次插在大小门口、所有窗
口，以及鸡笼、猪牛圈旁。

母亲连夜包完粽子，将它们一层层
摆进大铁锅，再压上一块石板，加水后
放入鸡蛋、大蒜，混合一锅，于夜半三
更点火慢煮，才算完成一桩心头大事。
我敢断言，母亲那夜基本一夜未眠。

长大移居城市多年，随着生活水
平的提高，鸡鸭鱼肉早已不再稀罕，
皮蛋、咸鸭蛋、卤鸡蛋成了生活日
常。豆沙粽、瘦肉粽、腊肉粽，以及
包着蜜枣、花生、核桃仁的粽子，甜
的、咸的、五香的，还有馅料五花八
门的高中低档粽子，在大小超市琳琅
满目，随时可挑选。但潜意识里，始
终挥之不去的，是时光深处故乡那且
近且远的端午节记忆，那些没有任何
辅料的原始粽子。因为，那里面有饱
满的、不可替代的双亲味道。

用548年时光制作一枚银针，轻扎

郧西县城的风池穴。

一条幽深甬道挤满斑驳岁月，

明朝成化十二年的焰火余温犹在。

巨大木柱托起重重飞檐翘角，

青砖灰瓦错落，遍布瓦松与青苔。

假山向池塘投下断代史的影子，

鱼群正从田田莲叶间游向七点钟。

青石巷道为每条溪流指认方向，

水车不停地诉说楚秦边地方言，

风吹天井，回声长满时间的锈。

游人用手掌摩挲日晷的刻度，

每件手工艺品，都携带精巧的基因，

茶馆，酒楼，咖啡屋，恍若孪生兄妹。

北纬三十三度的阳光敛起光芒，

当你穿过古戏楼和天河古榨坊，

渡春桥：宛如一轮圆月慢慢升起来。

北街：风池穴
■ 魏荣冰

广袤无垠的草原被羊群剪成流动的
绿毯，清澈如镜的湖泊倒映着游牧迁徙
的剪影，篝火噼啪的夜晚，转场小路延
向琥珀色的天边……电视连续剧《我的
阿勒泰》中的北疆美景，一下子点燃了
我心中的向往！我曾一时冲动谋划着去
看看，后因种种原因终未成行。阿勒泰
的朝云暮雪、牧歌晚霞，在失眠的深夜
化作星辰，酿成月光酒，让我梦醉其中
……直到春天的某日，在郧阳区安阳镇
的汉江拐弯处，我撞见了另一个版本的

“阿勒泰”——春水初涨的汉江绿谷。
晨风中的汉江绿谷，是一幅被露

水浸润的水彩画。当晨雾漫上堤岸
时，我脱了鞋袜任湖水浸过脚面，恍
惚间竟听见了额尔齐斯河的涛声。站
在草坡顶端鸟瞰，汉江在此处向东蜿
蜒十余公里，仿佛一位恋旧的旅人，
徘徊良久才折向西南，在拐弯处形成
一个内湖，这就是现在的绿谷。这里
绿草如茵，野花星星点点散落其间，
车前草、七星莲、蒲公英在微风中摇
曳，像是大地缝制的碎花裙裾。

春光明媚的周末，草地上早已冒出
各色帐篷，孩子们追逐翻飞的蝴蝶，笑
声惊起一群白鹭掠过水面，翅膀划开粼
粼波光。年轻的母亲带着稚童坐在天幕
下，将书本摊开在膝头，时不时抬头望

向远处的湖景。摄影迷们把镜头对准草
尖上颤动的露珠，那些晶莹的水珠里，
倒映着整个世界的初醒。

沿着草地走向湿地深处，除了野
花，更有美味的野菜。荠菜开出洁白的
花朵，等着游人采摘；野辣菜每一棵都
长着一大把鲜嫩碧绿的菜苔，这可是做
酸菜的上等原料；萌萌的灰灰菜招摇着
小手，仿佛在喊“来呀来呀，采我呀
……”那些懂生活的游客将它们顺手采
来，帐篷边的烟火里，立即有了春天的
味道。

其实，我已多次游玩汉江绿谷，不
同季节，不同游伴，每一次都有新的发
现，收获不同的心情。它如同一本厚厚
的书，常翻常新，我却总觉得没有把它
读透。

去年秋天，我因意外受伤行动不
便，在家里憋了三个多月，等能自由行
动时，已是万物萧条的冬季。在一个晴
朗的周末，我们一家到汉江绿谷晒太
阳。当一大片草地突然出现在眼前时，
我喜出望外：这不就是想象中的草原
吗？几坡几凹，绵延不绝，辽阔无垠。
草地边一大片十样锦花儿，在料峭的北
风中开得兴高采烈。观江台上的垂约
者，手握钓竿，神态悠闲，小马扎旁煨
着黄酒，几尾翘嘴鲌在塑料桶里吐着泡

泡；远处的江面上，白鹳、黑鹳成群飞
过，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候鸟匆匆赶来又
匆匆飞走；有人将电子琴支在江边，边
弹边就着江风唱歌，歌声空旷而辽远。
夕阳西下时，一群青年男女匆匆赶来，
在草地上铺开垫子，摆上烧烤、凉菜、
啤酒，边吃边唱，开心地大笑。他们的
笑感染了我，引得我也想一起大笑——
我消沉了一秋的心情，终于御风而飞
了。

还记得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我与十
堰文联的朋友来汉江绿谷看菊花。农历
九月的秋阳里，千亩菊花竞相绽放，为
汉江绿谷披上了五彩缤纷的锦袍：黄半
球如碎金铺地，白半球似雪落平野，万
寿菊则像燃烧的晚霞，将江水染成琥珀
色；波斯菊与格桑花在秋阳下舒展，肆
意而任性。

记得当时迎面走来一群采菊姑
娘，她们戴着靛蓝头巾，围着青底白
花镶荷叶边的围裙，每人挎着一竹篮
待烘的胎菊，一个个身形窈窕、面容
清秀，仿佛是飞落在花丛中的仙子。
她们友好地用方言与我们搭讪：“菊花
茶明目清火哩，加了冰糖能润肺开
胃。”其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姑娘看见蝴
蝶飞来，便放下竹篮追着跑去。有文
友摄下这帧飘飘欲仙的追蝶图。那个

深秋，那满谷的菊花，还有那追蝶跑
的姑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当
忆起，都恍然飘来菊花的幽幽清香。

犹记得那年夏天，临近期末考试，
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地赶教学进度，加
之空气溽热，老师们深感烦闷。突然校
工会发出一则通知：本周末全体教师去
汉江绿谷吹风踏浪。消息一出，如清风
扑面而来，燥热的校园一下子清爽起来。

出游那天，我们坐着游船吹着江
风，吃着零食在江面游荡了两个多小
时。当游船划开碧波荡漾的江水时，所
有的憋闷和压力都随波远去。行至转弯
处，忽见三五少年头顶荷叶，手撑竹筏
顺流而下，筏头堆满刚摘的莲蓬，清脆
的笑声惊起芦苇丛中的鸥鹭。这是多么
美妙的天籁之音，让人心旷神怡。

离去的路上，回首绿谷，但见星垂
平野，江流无声。忽然懂得：所谓“绿
谷”，不仅是草木的葱茏，更是心灵的
芳洲。

在汉江的涛声中，我仿佛听见海德
格尔的呼喊：“人当诗意地栖居。”绿谷
的晚风好像在说：诗意不一定要在远
方，而是在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中。或
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阿勒泰，在天地
草木之间与真实的自己重逢，我们就找
到了心中的“阿勒泰”。

汉 江 河 畔 的“ 阿 勒 泰 ”
■ 李锦芳


